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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日子过成诗（外二首）
□汪彩明

禅修静坐，度过漫长的冬天

我蓄势待发

等待崭新的爱情抽出嫩芽

这，漫漫人生，滔滔永夜

醉了的人撕碎一封长长的信抛向天空

纯粹到发白，像雪花

坐于黑夜，坐于孤独，坐于寂静

简简单单地想一个人

不掺任何杂质

我把他想成我的王

驾驭我的思想

我的时间，我的诗歌，我的天空

春雪融化在枝头

时间紧迫，漳河水哗哗地流走了

我所剩的时间不多

把每一天捏得细细地过

过到书卷里，过到歌声里，过到花草里

十里春风来，长琴静候桃花

虚构一个爱人

你在冰上，我在冰下

春天声势浩大

我们彼此把彼此融化了

我的香水、我的妆容、我的精致

被夜摧毁

风，解开最后一枚扣子

木质的双人床

你在左侧，我在右侧

夜来，大海就开始荡漾了

一波一波的潮汐

月亮在空旷的春天被高高挂起

隔着万里山河

我虚构一个肩膀

用来哭泣，虚构一个怀抱

用来取暖

虚构一个你

穿行在我歌声与文字的质感里

从天荒到地老

立春

立春的意志辽阔

企图融化冰雪，走出小巷

左手挽起右手

一步步，像十四行诗走向蔷薇花

途径低矮的瓦房，

木质的窗

春泥，土壤，一位忧伤的姑娘

动作缓慢，一寸一寸掠过

风，也不再坚硬

骑上马背，

花香还在远方

透过曙光，在凌晨五点半

画出理想

走山，顾名思义是在山里走，但与寻常游山不同，是

在没有现成山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我们这支一行六人的小小的“走山队”，要在丽水深

山大山坳里转上一天，攀山穿林，寻幽探秘，顺便挖点可

栽培的兰草什么的。

队长估摸着有四十多岁，中等身高，黝黑，精瘦，话不

多。先是见识了他在逶迤曲折的盘山公路上行云流水一

般的驾驶技术，再领略了这山里汉子履陡坡如平地的走

山技能。这走山可能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就是像队长这

样，直立着踩踏山石泥土、树桩枝桠，山坡葳蕤林叶、蔓生

老藤，竟仿佛纷纷为他让路一般。那山坡高不止六层楼，

他大约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山脊上，这还要算上中途绕到

左右两侧采兰草的时间。

第二种不用细说了，因为没见过，大约就是像攀岩那

样，速度快，上下肢配合得好。

我是第三种。队长一路说了一些诀窍，让我们直着

身子走，这可怎么做得到哟。我匍匐在山坡上，当时的第

一个想法是我还没买保险。第二个想法是，本人现在面

临有生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谁都没法帮我，得自己努力

爬上去。我本来没什么胆量，当时却被激发出很大的勇

气。因此当我爬到山脊，队长说：“你真是好点勇嗳。”

总之，我没死也没残。我不敢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

妈，她知道了肯定要骂我的：冒这种险，真是找死。

事实上，在攀爬的过程中，我只想感恩。我的双脚踩

着那些山坡上旁逸斜出的大小树木，它们的根部牢牢托

住我的体重；我的双手紧抓着上方那些树桩或树枝。队

长说，手指粗细的树枝就足以挂住一整个人了，韧劲大。

我心想，要不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生灵将根须执着地

伸入山体，深深地扎根于此，又怎能托起我们这一个个的

生命？生死攸关的时刻，却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如此接近

自然，攀爬着，匍匐着，生命是求来的。

满山的树的生灵啊，我此时将性命交托于你，让你们

以生命承载生命，假如你们一个扎地浅，我的小命可就交

待了哟，可千万要托住我。

我的祈祷应验了。顺利走上山脊，又沿一条极险的

羊肠小道走到山的另一面，便是下山的路了。

山坳里阳光正好，洒在一排排整齐如哨兵的茶树上，

也洒在浓绿的竹海里。那光影摇曳着，绿竹林那波浪起

伏的样貌，翠色欲流，化作一汪碧泉，只一眼，就让登山人

渴意全消。

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山，又转身向前，长舒一口气，见

山脚有一户土坯房的人家。我们要出山了。

走 山
□雨桦

陈亮(字同甫，1143～1194年)与应孟明(字仲实，

1138～1219年)同为永康在南宋时期有影响、有地位的

显要人物，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也是青少年时期经常在

一起交游切磋的知交好友。尽管后来因各自际遇的不同

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但他们的友情却没有因

时间的推移和地位的改变而淡漠。虽然留存至今的有关

他们交往的史料非常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些有限

的史料中感受到两位先贤在八百多年前的那段情谊。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期间，

陈亮、应孟明与吕祖谦、林大中、徐子才、陈圣嘉等才俊们

一起在灵岩石洞创建了濂洛正学书院，并“切磋讲学、阐

明义理，慨然以修治之学自任”(张子长《孝忠事实》)。那

几年往来论道的交游中结下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的，

以至事隔多年后，陈亮在写给应孟明的信中还念念不忘：

“重惟少之时，猖狂妄行，乡闾不齿，仲实以儒先生抚摩煦

饫，若昆弟朋友；虽识者亦有不择交之疑，而仲实不顾

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应孟明对比自己小五岁的陈

亮不仅关怀照顾，而且也很宽容。尽管十九岁便写成《酌

古论》并得到婺州郡守周葵的特别器重的陈亮难免自恃

才高而有些“猖狂妄行”，并因此而受到一些故老乡人的

诘疑，但应孟明依然与陈亮倾心相交。

而这种亲密的交往在隆兴元年(1163)的秋试后发生

了改变。是年秋，应孟明、吕祖谦、陈亮一道“同试漕台”，

结果却是应孟明与吕祖谦同登进士，而“自以姓名落诸公

间，自负不在伯恭(吕祖谦)后”(《陈亮集》卷二十八《甲辰

秋与朱元晦书》)的陈亮却意外地名落孙山。

从此，应孟明跻身仕途，历任临安府教授，浙东按抚

司干事，乐平县丞、大理寺丞、福建提举、江东提点刑狱、

知静江兼广西经略按抚使、浙西提点刑狱、太府卿兼吏部

侍郎等职，至庆元四年(1198)致仕荣归，在官场摸爬滚打

达三十五年之久，虽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却

也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耿介无私，清廉自守，可谓不负平

生所学。

而陈亮却屡试不第，但科场失意却激发陈亮走上了

一条致力于建立经世致用之学的艰难道路。他以“推倒

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四次给孝宗上书，

又呕心沥血手著《中兴五论》，并与朱熹展开“王霸义利”

之争，同时还写下了近百万字的论、策、问、序、跋、说、记、

表、启、书、祭、铭及诗、词，并借助“五峰书院”这个平台，

创建了影响深远的“永康学派”，成为永康历史上最闪亮

的、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人中之龙、文中

之虎”。

收录在《陈亮集》第二十七卷的《与应仲实书》是传递

他们的交往信息最多的史料。这封信虽没注明写于何

时，但信中有“去年秋，群试监中，有司以为不肖”句，应指

淳熙四年(1177)八月陈亮参加国子监发解试，即太学解

试，结果又遭“黜落”之事，那么此信应写于淳熙五年

(1178)。信中给我们传达了如下信息：

一是因应孟明在各地任所奔忙，两人已有八年之久

没有见面了；

二是这一年应孟明到临安面圣后调任福建提举，履

新之前回了趟永康老家，陈亮知道后想去拜访，但又因

“暑溽如许，不敢辄诣斋阁”，因此就先写了这封信；

三是陈亮将这些年因科举不顺，以致“日用之间，颠

倒错紊，如理乱丝，更无着手处。日复一日，终不免自弃”

等消沉的感想向老友倾诉，希望听到这位素所敬重的兄

长的意见；

四是陈亮将自己领会的关于夫子之道、格物致知等

思想、学术问题进行探讨。

五是陈亮注意到当时有很多士子百姓溺于佛教之

说，有可能造成“中崩外溃”的危害，希望应孟明能发挥自

己所处地位的影响对此进行打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亮与应孟明尽管一别经年，但

友情依然，而且更增添了一份敬重。这一点在陈亮的《送

徐子才赴富阳序》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亮自十八九岁，获

从故老乡人游，故老乡人莫余知也；而陈圣嘉、应仲实、徐

子才独以为可。圣嘉之与人交，仲实之自处，子才之特

立，皆余之所愿学也。晚与一世豪杰上下其论，而三人者

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旧之情而已。”说明陈亮虽与朱

熹、吕祖谦、辛弃疾、陆九渊、叶适、陈傅良等或大儒或英

豪往来论道，私谊交厚，但与应孟明等少年时交游的朋友

的感情，就如深埋地下的陈年老酒，历久弥醇，历久弥香。

因彼此人生道路的不同，陈亮与应孟明在思想观点、

处世哲学等方面是存有差异的。比如在以陈亮、叶适为

代表的，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事功学说与以朱熹、吕祖谦

为代表的理学唯心主义学说的论争中，应孟明应该是倾

向于朱熹的，这从应孟明的六个儿子竟没有一个在陈亮

门下受业，却遣长子谦之、四子懋之和五子纯之师从考亭

之学就再明白不过了。

又如光宗受孝宗的“内禅之礼”登基后，三年间竟然

听皇后之言而拒绝去重华宫朝见太上皇，这种大不孝的

行径使满朝百官都十分不满，应孟明也跟百官一道屡次

“引裾力谏”。但在绍熙四年(1193)陈亮参加廷试的策对

中，为光宗的大不孝进行了辩解，他也因此而被光宗“亲

擢第一”。对此，应孟明虽素知陈亮并非很多士大夫议论

的那样有意“阿谀上意”，但心中肯定是有想法的。

尽管难免会有分歧，但他们在“抗金复国，北定中原”

这样救亡图存的大原则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复仇自

是生平志，勿谓儒臣鬓发苍”的陈亮一生为“恢复中原”

“报仇雪耻”而鼓呼，“其生平议论，以虏仇未雪为国大

耻。六诣天阙上书，皆主恢复”(李幼武《陈亮言行录》)。

而应孟明也深以朝廷“臣事金主、议和偏安”为耻，并在主

和派弄权庙堂的情况下大胆地在定官轮对时“首论南北

通好、疆场无虞，当选将练兵常如大敌之在境，而可以一

日忽乎?”呼吁朝廷不要以粉饰太平于一隅而自欺，而应

砺兵秣马、枕戈待旦，时刻准备抗金复国。正是在应孟明

的教诲和影响下，他的儿子应纯之在兵部侍郎兼京东经

略按抚使任上，亲率所部拼死抗金，直至力战身亡。

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在某次没有被记录于文字的重

聚中，当应孟明和陈亮谈到抗金复国的话题时，气氛该是

如何的激昂热烈，两颗睿智而忧国忧民的心碰撞出的火

花，是何等的令我们悠然神往。

陈亮与应孟明
□应逸


